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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 容 提 要

    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，金雕欧阳山夕＿妇突然被黑道 “于字帮”徒杀害，其子

欧阳剑冒死冲出重围。他浪迹江湖，逃避十字帮的追杀，同时联络正道名流，执

意为父母及柳世伯夫妇报仇。

    黑道十字帮，高手云集，行事诡秘，穷凶极恶。欧阳剑历尽千险，九死 一生，

一下地狱洞、二闯毒蛇阵、三赴千死谷、四上万兽岭⋯⋯几次身人陷阱，一路腥

风血雨、刀光剑影，恩怨交错、儿女情长。他不畏险恶磨难，终于熟捻地掌握了

绝世武功 “连环巨力神掌”，成为当之无愧的武林泰斗。

    报仇雪恨指日可待，然而就在这时，欧阳剑竟意外地发现作恶多端的 卜字帮

主竟是他倾心爱慕着的娇女⋯⋯

    一支金簇玉箭，引出了新的恩恩怨怨，令人睦目结舌！

    究竟是仇胜情，还是情胜仇？十字帮主崔氏恶女、武林泰斗欧阳剑、善良少

女李兰妹的归宿如何？

    全书悬念丛生、高潮迭起，读时自会拍案叫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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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一 血战后夜寻亲人

   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天气。空中乌云滚滚，似大海里十

二级台风卷起的波浪；雷声隆隆密如战鼓，闪电刺人眼目；偶

然一阵狂风袭来，卷得满地黄豆粒般大小的砂石乱飞。一场

特大暴雨，瞬间即可来临。
    这是一条通往府城的大道。以往这个时候，这条路上车

水马龙，进出府城的人川流不息。遇到今天这种天气，道路

上却安宁极了，几乎没有一个行人。离城近的人，都已回家，

就是为生意而匆匆来往的商人，也急忙找客店住下。

    就在这时，一阵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。

    “得⋯⋯得⋯⋯得，得得得得⋯⋯”

    很快，一匹枣红马风驰电掣般从大道上疾奔而来，马背

上伏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。

    这人全身是伤，殷红的鲜血顺着腰间的佩剑，一滴一滴

地洒在地上，而他却紧紧地伏在马背上，一动不动，完全失

去了知觉一样，任那匹发狂的马扬鬃飞蹄，拼命向前疾驰。

    狂风突然停住了，雷声和闪电却更加紧密。“咔啦啦

⋯⋯”一阵清脆的惊雷响过，倾盆大雨哗哗地泼了下来。

    雨水无情地打着马背上这个人的身子。血和雨水混在了

一起，直往道上流。马蹄过后，留下一窝一窝的血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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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他身上的血污很快就被大雨冲刷干净，背部显露出两条

深深的伤口。

    这是两道十字交叉的、又深又长的伤口，幅度几乎占据

了整个背部。刀口两端的肌肉向外翻张着，令人不敢直视，然

而雨点依然无情地打在伤口上。这人不由全身震颤了一下，十

分吃力地仰起了头。

    他有一张英俊而刚毅的脸。虽然它由于失血过多显得苍

白，流露着痛苦的神情，但他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，闪动着

坚强而机智的光彩。他轻轻地吃喝了一声，一掌猛拍在马屁
股上。

    枣红骏马长嘶一声，前蹄猛一使劲，加快了飞奔的脚步。

    不多久，骏马便冲进了岳州城。

    这时，雨势更为惊人，繁华的岳州城内，已是闻无行人。

骏马一连冲过几条大街，才在一所巨大的住宅面前停了下来。

马背上的那个年轻人勉强坐直了身子，面色比白纸还要难看，

他从马背上下来后，一个踉跄，整个人撞在了黑漆大门上，发

出 “砰”的一声响。他疾手一伸，抓住了门上的铜环，才没

有跌倒在地。

    “什么人？”门内传来了男人的声音。

    这年轻人喘了一口气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快⋯⋯开门，

是⋯⋯我⋯⋯”

    他的声音十分微弱，几乎完全被雨点盖了过去。听到里

面有人发话后，他又扭动着身子用力在门上撞了一下，才听

到门里的人说：“别急，来了。”

    大门被打开了，年轻人的手不觉一松，整个身子跌了进

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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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两个管家吃了一惊，立即上前将他扶起来。其中一人看

到年轻人这张苍白的脸，不由得惊叫了一声，道：“欧阳公子，

是你？”

    年轻人呻吟了一声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说：“柳老伯⋯⋯

可在么，告⋯⋯告诉他，我⋯⋯我来了！’’

    两个管家忙道：“在！在！’’ 他们边说边搀扶着这年轻人

过了天井，进入大厅，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。

    年轻人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，额头不断地淌着汗珠，这

一定是极度的伤痛所致。

    没过多久，只见两条人影旋风似地掠进了大厅。

    此刻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再加上倾盆大雨下个不停，大厅

内已经十分昏暗。

    两条人影一进大厅，便厉声喝道：“掌灯！’’话音刚落，立

即有人点着了灯火。

    这两个人中一个是年约六十岁的老者，一个是四十岁上

下的中年人。

    老者往前跨了一步，脸上的神色十分惊骇，大声道：“欧

阳贤侄，你怎么啦？’’

    年轻人的脸上，流露出悲愤的神色，他用抖动的语音说：

“家父已亡，我也受了重伤。”

    中年人愤恨地 “哼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谁下的手？’’

    年轻人双手在剑柄上一按，身子向前一俯，露出背部的

伤口。那位老者和中年人一看，脸色陡地大变，不由地向后

“腾”地退出一大步。像突然看到了什么可怕至极的事，面如

死灰，全身在微微地发颤。

    年轻人按住椅子，坐直了身子，勉强道：“柳伯父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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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 ⋯ ”

    他只讲出四个字，就由于过度的伤痛而昏了过去。重伤

之后他长途疾驰，是想尽快地赶到目的地；在未达到目的地

之前，一口气憋着不散，使他在那样疼痛的情况下能够坚持

下去。而此际，他像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使命。眼前，不仅两

湘著名的好汉、自己生父的结拜兄弟银雕柳青山在，而且柳

青山的师兄，白髯伯淳于奇也在。他只觉得复仇有望，心中

不由一松，再也支持不住了⋯⋯

    柳青山和淳于奇两人心痛地看了看，昏过去的年轻人。他

们的脸色，依然是那样的惊骇，甚至连气息都显得十分急促。

    白髯伯淳于奇向这年轻人一指，问道：“师弟，这⋯⋯这

⋯⋯是十字帮的人下的手么？”

    看柳青山的面部表情，像是绝不希望这一切是真的，但

那又深又长的十字伤口摆在他的面前，又不容他不相信。他

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还用说吗？除了十字帮的人，谁

也不会在人的背上留下十字伤痕。”

    白髯伯淳于奇的面色更是骇然，道：“师弟，今天这事可

不是闹着玩的，十字帮惹不起啊！”

    柳青山望着昏厥的年轻人，半晌不语。

    淳于奇又道：“师弟，做师兄的并不是劝你行不仁不义之

事，你好好想一想，若是你救了他，便与十字帮成了对头，非

招来灭门之祸不可。”

    当淳于奇讲到 “灭门之祸”四字时，柳青山全身不由一

震。但是，他不能不顾旧情而贪生怕死，他立即仰起头来道：

“师兄，您的好心我明白，我与他生父合称金银双雕，同甘共

苦，亲若手足。如今，他遭此大难，我若见死不救，怎对得
    4



起他死去的父亲？’’

    淳于奇着急地顿着脚道：“师弟，关节不在这里，眼下的

事你根本管不了。金雕不知在什么时候惹了十字帮，刚才他

又说金雕已死。看情形，金雕一家只有他一人逃了出来。师

弟，你即使搭上满家人的性命，能救得了他吗？’’

    柳青山呆了半晌，又望了望年轻人，道：“师兄，依您之

见，该当如何？’’

    这时，那年轻人已悠悠地醒了过来。他微睁双眼，见柳

青山和淳于奇只是站在自己面前，并不立即动手抢救，心中

不由一冷。

    他咬牙忍住钻心般的疼痛，不发一丝呻吟之声，又慢慢

地合上了眼。

    只听淳于奇道：“我们当然不能弄死他，趁他昏迷未醒，

把他弄到宅外去；这样一来，即使十字帮的人找来，也和我

们没有关系。”

    淳于奇的话，如一根铁钉，刺痛了年轻人的心。他那颗

无力再承受任何不幸的心，彻底地伤透了！

    但他仍然不出声，因为说这话的是淳于奇。淳于奇和自

己生父的关系平平常常，他要听听柳青山— 这位生父的患

难之交，如何回答淳于奇的话。

    但是，柳青山一言不发，场面安静极了。

    年轻人只感到心头的怒火，随着伤口的奇痛，越来越高

涨。他突然睁开眼，看清了柳青山的为难之色。

    他情不自禁地苦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二位不必再伤脑筋了，

我也不劳驾你们动手将我弄出去，我有腿，走出这座宅院的

力气还是有的。”他一运气勉强站了起来，身子摇晃了一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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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站稳脚跟。

    他再也不向柳青山和淳于奇多望一眼，猛地转过身子，踉

踉跄跄，向外走去。每跨出一步，眼前金星乱闪，背后的伤

口更加疼痛。可他紧紧地咬着牙关．一步一步地往外走。他

想，就是死，宁愿死在瓢泼大雨之中，也不死在银雕柳青山

家中，更不愿死在淳于奇和柳青山的面前。他心中感到极度

的后悔：欧阳剑，你真没志气，为什么到柳青山家里来？你

把他看得太仗义了吧？索性一直向前奔驰，直到血流尽命归

天，岂不一干脆痛快？

    他的额头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，一连向前走了七八步。

他背上流下的鲜血很快到了脚下，留下了带血的脚印！

    白髯伯淳于奇望着年轻人欧阳剑的背影，长长地松了一

口气。

    柳青山看着挣扎着就要走出大厅的欧阳剑，脸上的神态

痛苦极了。

    就在欧阳剑再走一步就要走出大厅的时候，“咚”一声响，

门突然被一阵狂风吹开了，倾盆大雨立刻射了进来。欧阳剑

的整个身子全被雨点包围了，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。

    “欧阳贤侄— ”柳青山大喊一声．向前扑去。

    欧阳剑似乎没有听到柳青山的呼喊，正要跨出大厅，柳

青山一个箭步拦在他的面前，喝道：“欧阳贤侄，回去，待我

为你治伤。”。

    欧阳剑一怔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    “回来，我为你治伤。”柳青山又重复了一遍。

    淳于奇在后面大叫道：“师弟，你疯了？’’

    柳青山似乎没有听到，面色十分坚决地上前扶住欧阳剑，

  6



把他搀进大厅，激动地对淳于奇说：“师兄，我柳青山的为人

或许还称不上一条好汉，可我也不至于堕落成一名见死不救

的懦夫，更何况他的生父是我的结义兄弟。”

    淳于奇勃然大怒，反手一掌，猛击在一张桌子上，厉声

喝道：“师弟，就算你自己不怕死，可也不能不为妻儿想一想

吧？十字帮凶狠恶毒，众所周知，你⋯⋯你⋯⋯你怎能眼看

着往火坑里跳？”

    柳青山双目紧闭，额上的汗珠滚滚而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

才道：“师兄，我主意已定，决不反悔，劳驾您先带我的家小

离去。”

    淳于奇道：“离去？上哪里去啊！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

十字帮的人也会追上的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快把这小子

送出门去，说不定现在十字帮的人已追来了。”

    柳青山的脸色铁青，道：“师兄，你不用多费口舌了。”

    淳于奇跨前一步，道：“我不准你这样做！”

    柳青山突然一声长笑，双目异光直视淳于奇，淳于奇被

这充满正义的目光逼得一步步向后退去。

    柳青山等淳于奇后退了六七步，才气愤地说道：“人各有

志，你有什么资格阻我行事？’’

    淳于奇慑于柳青山这张充满正气和激愤的脸，嘴唇翁动

了几下，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。

    柳青山失礼地朝淳于奇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你快走吧！”

    淳于奇的心情极为复杂，他在考虑究竟走还是不走。

    他犹豫片刻，转身大踏步地出了大厅，没入无边的黑暗

和倾盆大雨之中。

    “呸，软蛋！’’柳青山冲着他的背影吐了一口吐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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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欧阳剑抬起头道：“柳世伯，我不该来连累你。”

    柳青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欧阳贤侄，千万不要这样

说。刚才，我几乎做了不仁不义的事，大丈夫站着死，好过

苟且偷生⋯⋯”

    讲到此处，他不由想起了下手狠毒的十字帮，想到自己

一死，连妻儿都难以幸免，双目禁不住洒下了悲壮的泪水。

    看到这种情景，欧阳剑深为自已将给柳青山一家带来的

灾难而感到愧疚，喃喃地道：“柳世伯，我还是走吧？”

    柳青山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休得胡说，先告诉我，你是否受

了内伤？”

    欧阳剑道：“没有，但背上的伤痕，深达寸许，我是拼死

命逃出来的！”

    柳青山道：“那还好，我师门红灵膏，专治外伤。半个时

辰之内，可使伤口止血；不消两日，便可完全复原。”

    他边说边击了一下手掌，立时有两个管家走了进来。

    柳青山极为严肃地说：“你们两人，一个到我书斋中去取

红灵膏；一个快去通知夫人由后门出去，衣着越破烂越好，走

得越远越快越好。要她立即动身，不必来见我了。”

    这两个管家，是柳青山在镖局当镖头时的贴身随从。他

们二人的武功虽然十分平常，但是他们大半生走南闯北，江

湖见闻异常广博，一听柳青山这样吩咐，倒有些模不着头脑

了。

    一人问道：“总镖头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    柳青山回答道：“我已惹了十字帮，不忍心连累更多的人，

你们快通知别人，抓紧离开。”

    两个管家呆了好一会儿，才各自一声长笑，道：“总镖头，

    8



你太轻看我们了，别人能走，我们跟随你这么多年，怎能在

你遇到危险时离开？’’

    柳青山道：“你们就算不走，又有何用？’’

    两个管家几乎同时苦笑了一声，其中一人道：“总镖头，

不是我故意说难听的，总镖头你毅然搭救欧阳公子，还不是

一样没有用处？”

    柳青山怔了一怔道：“说得对，走留你们决定吧！快将红

灵膏取来，同时吩咐夫人快带着云儿从速离去。”

    两个管家应了一声，道：“多谢总镖头看得起我们，我们

这就去。”

    他们话一说完，便从边门急掠而出。

    柳青山把右掌抵在欧阳剑的前心上，将本身的功夫缓缓

逼入。没有多久，那奉命去取红灵膏的管家已经大踏步地闯

了进来，手中捧着一只老竹根挖成的盒子。

    柳青山一伸手，将盒子接了过来。打开盒盖之后，只闻

到一股扑鼻的辛辣之味，盒中装的是状如浓漆红如稠血的粘

液。柳青山用手挑出一块，抹在欧阳剑背部的伤口上，欧阳

剑立即感到触体生凉，疼痛立止。

    涂上大半盒红灵膏，才把伤口敷住，柳青山又撕了一幅

白布，将欧阳剑背部的伤口扎住。欧阳剑正在闭目养神，忽

听后堂传来阵阵喧哗声。他偷看了一眼柳青山，只见他面上

的表情虽然十分痛苦，却也更加坚决。

    柳青山刚把欧阳剑的伤口包扎好，“咚”一声门开了，紧

接着两个人影跌了进来。柳青山和欧阳剑不由吃了一惊，只

见跌进厅内的正是那两个管家。

    柳青山心中不觉一惊，暗自叫道：“十字帮的人来得好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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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！”

    他正这样想着，传来了一个妇人的声音： “青山，你

    欧阳剑闻声看去，只见一个身材高瘦、广额高颧、生的

十分丑陋，却是满面英气、寒目逼人的中年妇女，手中领着

一个和她十分相似、约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走了进来。

    这小女孩的脸上流露着兴奋的神情，而中年妇女却剑眉

上挑、怒容满面。

    柳青山内心焦急，顿足道：“娘子，情况万分危急，你怎

么还不带云儿离开？”

    欧阳剑这时也躬身一礼，叫道：“柳伯母。侄儿不孝，惊

扰你们了。”

    中年妇女 “哼”了一声，十分生气他来到了柳青山的面

月U。

    “叭”一声脆响，她突然扬起右手，正面给了柳青山一个

耳光，出手迅疾绝伦。柳青山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只觉得脸

一辣一热，半边脸立时肿起老高。

    柳青山后退了一步，厉声喝道：“娘子，你疯了么？这是

为什么？’’

    中年妇女厉声骂道：“你这无情无义的小人，竟把我看成

是贪生怕死的可怜虫，真怪当初我瞎了眼，嫁给了你i;

    小姑娘这时也拍手叫道：“骂得对工骂得好！”

    这位中年妇女不是别人，正是柳青山的妻子— 玉凤周

琼。她是出了名的坏脾气，欧阳剑和柳青山当然更知道她性

格暴烈，刚直不阿，可他们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发这么大的

脾气。

    10



    柳青山见自己的女儿都不向着自己，费解地问道：“娘子，
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’’

    玉凤周琼踏进一步，厉声道：“什么意思，难道你心里还

不明白？夫妻乃是同命鸟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如今咱们

惹上了十字帮，要是你死了，就是我和云儿活着出去，怎么

有脸见人。”他微微顿了顿，接着又说：“青山，我跟你同甘

共苦二十年，你竟如此轻看自己的妻子，我— 我给你拚了。”

    话音一落，他身形一挫，“呼呼呼呼”四掌疾拍而出，势

如惊雷。

    柳青山身形急闪，才将妻子连连攻出的四掌避过，急叫

道：“娘子住手，此事是我的错，请娘子宽恕。”

    周琼气愤地 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若不是欧阳贤侄在此，

今天我放不过你！’’

    欧阳剑往前踏了两步，温和地道：“柳伯母请息怒，柳世

伯是为了您和云妹妹好，才要你们远远地⋯⋯”

    他的话还未说完，玉凤周琼面色陡然一沉，厉声喝道：

“欧阳剑，你放的什么屁，要死我们死在一起，我们临阵脱逃，

岂不成了不义之人，你们让我背着沉重的黑锅活着，怎能比

得上与十字帮决一死战？’’

    欧阳剑深知这位柳伯母的脾气，被她一喝，便不再言语。

周琼却余怒未消，道：“欧阳剑，你父母均死在十字帮的手下，

做为长辈，我周琼完全可以以母亲的身份教训你几句。”

    欧阳剑欠起身子道：“不孝侄儿恭聆教诲！’’周琼正色道：

“你如今尚未娶妻，但是，一旦成婚，一定把妻子当作自己一

样，绝不能学你柳世伯！’’

    听着这些话，欧阳剑心中暗忖：眼看着这里的几个人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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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脱杀身之祸，还谈什么娶妻不娶妻。

    但是，他并没反驳周琼的话，道：“伯母的忠告，侄儿终

身不敢忘却！’’

    周琼的面色这才稍加温和，道：“云儿，快来拜见你欧阳

哥哥。”

    那小姑娘紧跑几步，来到了欧阳剑的面前，抬起头道：

“欧阳哥哥，上次你和欧阳世伯、欧阳伯母来过，到如今已有

两个多月了，伯父伯母真的都死了么？是谁把他们害死的？”

    欧阳剑在这一夜中经历的悲惨遭遇，实在令人寒心。小

姑娘柳云的一席话恰恰触到了他的痛处，他的心一酸，不由

得泪如涌泉。

    柳姑娘望了欧阳剑一眼，一撇嘴道：“这么大一个人，动

不动就哭，真没出息！”

    欧阳剑抹了一把泪道：“云妹妹，你欧阳哥哥岂是轻易落

泪之人，都是我家的遭遇太悲惨了⋯⋯”

    柳云姑娘傲然道：“大丈夫流血不流泪，无论怎样，都不

应该流泪哭泣！”

    欧阳剑听了，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阵惭愧。他连忙擦干了

泪水，道：“云妹妹，你说的是！”柳青山和周琼两人在一旁

望着他们，神色黯然。

    柳青山道：“娘子，你若是不肯走，我当然也不能强逼，

但云儿怎么办？”

    周琼不等他把话讲完，便说：“云儿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

在这紧要关头，她能离开咱们吗？”

    柳青山叹了一口气，没出声。

    这时，只见周琼伸手入怀，一抖手，取出一件东西来。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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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是一件背心，银光闪闪，不知是用什么东西织成的。

    周琼将银色背心向欧阳剑一扬，道：“欧阳贤侄，你可知

道这是什么东西？’’

    欧阳剑道：“侄儿知道，这是武林中固若金汤的宝物银麟

甲。”

    玉凤周琼道：“不错，这银麟甲是我家的传家之宝，你快

快穿上吧！’’

    欧阳剑知道，这件软甲是由银蛛丝织成的。它轻软滑韧，

穿在身上，不但可避兵刃，而且即使对方内功极高，硬接几

掌，也可仗软甲将内力御去，实在是一件武林之宝。早年武

林之中，为夺此宝不知掀起了多少狂风恶浪。

    如今，欧阳剑听到周琼要让自己穿上这银麟软甲，当然

不肯答应。便朗声道：“伯母，这件事，侄儿万万不能答应，

银麟甲让云妹穿上吧！’’

    周琼面色一沉，喝道：“欧阳剑，你把我看成何种人了？”

    欧阳剑心情十分激动，大声道：“伯母，我主意已定，你

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能应命。”

    周琼怔了一征，道：“好，那就这样！’’只见她巧手一伸，

在银麟甲上抽出两根线香粗细的银丝来，把那一件银麟甲分

成了两半，道：“那你们两人各持一半，穿在衣内，护住后背。

十字帮的人下手伤人只攻人的后心，足可防身，希望你们二

人能够死里逃生。”

    玉凤周琼是罕见的奇女子，她讲这几句话的时候，分明

想到了生离死别的悲壮关头，但她的脸上却没有一点悲切之

色。

    欧阳剑还在犹豫，柳云姑娘一伸手，把那两片银甲一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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